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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我们敬爱的王慕荣老师与世
长辞了。在这抗疫的节骨眼上，我们不
能与老师作最后的诀别。呜呼哀哉！

王老师是 196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在北师大她是
校合唱队队员、话剧社的骨干演员、广
播室播音员，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里有王老师的身影，1960 年到 1965
年每年国庆盛大游行王老师都是走在
最前面的 50 名女子旗队里的护旗手或
鲜花队员。毕业前夕，北京市市长彭真
同志到北师大作报告，鼓励同学们到他
的家乡山西省、英雄的太行山地区建功
立业，王老师就响应号召，与后来成为
她丈夫的北师大外语系高材生狄妙青
等一拨同学，唱着《人说山西好风光》这
首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豪情满怀，
奔赴山西，她和另外三个同学被分配到
当时最贫穷的朔州市平鲁区（时为平鲁
县）当老师。王老师在凤凰城镇（原平
鲁城）中学、李林中学（井坪中学）执教
多年，担任过学科组长、教务主任、主管
教学副校长，是令平鲁教育界十分推崇
的语文老师，是名冠全县的优秀教育工
作者，是光荣当选的第六届山西省人大
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记者将
王老师出色的工作业绩发表在《光明日
报》和《人民教育》上。1982年底王老师
担任雁北幼儿师范学校校长，是当时雁
北地委、行署所辖县团级学校中惟一的
女校长。她一生为之骄傲的是桃李满
天下。

前不久，正值大同市新冠疫情袭
来，静默管理刚开始，我得知王老师病
危入大同市某医院医治，三五天后病
情有所好转。谁料，又过几天她住的
内科竟有新冠阳性感染，王老师及陪
侍的女儿一起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
我心忧虑间，11 月 2 日上午就传来噩
耗，王老师在汹汹疫情中离我们远去
矣，享年82岁。

王老师育有仨女儿，在身边工作的
有俩女儿，医院只允有一个女儿陪护。
她大女婿还是平城区区级领导，因防疫
工作需要，每天鏖战在抗疫第一线，已
好久未能回家。大女儿闻知母病危，赶
紧拿上寿衣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防疫
之下辗转而去，母亲与女儿已是阴阳相
隔。姐妹俩悲痛之中手足无措，仓促之
间，应抗疫要求，看着母亲遗体被殡仪
馆拉走去冷冻，俩姐妹也被拉到隔离酒
店去隔离。王老师的孩子最懂得大局
为上。

我们的王老师，年轻时漂亮，干练，
意气风发，雷厉风行，说话洋气，唱歌很
美，讲起课来抑扬顿挫，京腔京韵的底
子，加上播音员一样的普通话，漂亮的
板书，渊博的知识，令我们听课的学生
痴迷不已。我是1978年春，在李林中学

高考前文科补习班上才有幸听王老师
讲课的。学习仨月，每天享受着王老师
的传道授业解惑，她用清脆的声音、精
辟的讲授、耐心的辅导，滋养着我们高
考前渴望知识的心田。

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春潮涌
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我
们的王老师被雁北地委提拔担任幼儿
师范学校校长，王老师丈夫狄老师也调
到雁北行署教育局教研室工作。时我
在雁北行署办，因工作关系，经常能接
触到王老师；因与老师家住较近，有空
就去看望王老师，多数是聊工作，因王
老师心里装着的都是幼儿师范的校舍
建设、图书器械、教育教学、教师职称、
学生食堂、学生实习、学生分配等等，
每 次 都 见 是 狄 老 师 在 做 家 务 、管 孩
子。记得一次去看王老师，她颇为激
动地讲述了一件不可“与外人道”的
事，概括起来就是，学校拟作一个重要
的决策，她班子里一同志，与她商量时
一个说法，她信以为真，几成决定；但
背后该同志向上汇报了另一个说法，
让上级领导深深误会了王校长，给她
以严厉批评，并明显冷落她。我们的
王老师啊，多年挺立于三尺讲台，向她
的学生传递着光明磊落、正直勇敢、勤
奋上进、助人为乐……她自己也养成
一种秉性，说话不绕弯子，做事干脆利
落，对上对下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守
信重诺，绝不逶迤，如上古时君子风
度。她哪想到，在政界，就有一种言不
由衷、看风使舵、阴阳两面、甚至挑拨
离间的坏习气。但刚直磊落的王老
师，绝不随俗，即便饱受委屈，也不改她
黑白分明之原则。

王老师如很多女领导干部一样，特
别要强，哪项工作都唯恐落后，处处都
要干得出色。学校里操心费神之事，排
满她的日程，鲜闻她有空锻炼健身。
1984年初，王老师光荣地去参加省人代
会，在陪同屋代表去量血压时查出自己
也是很高的血压了，大夫嘱其坚持吃
药，可她仗着身体底子好，压根没当回
事。但是这年6月份去浑源县日夜加班
完成招生任务返回地区时，突然走路困
难，被同事背上汽车，直奔地区医院诊
治，限于当时医疗条件，未能查出病因，
输液观察一天后老师就回校忙她工作
了。这次有惊无险之后，我印象很深的
是，行署分管教育的领导与王校长谈完
工作，正儿八经叮嘱：王校长，血压高
了，必须吃降压药，而且不能中断。王
老师非常高兴地接受。后来一天，我见
到王老师，问吃降压药的事，王老师嘿
嘿一笑：记住了就吃，忙了就忘掉，当然
今后要坚持。我知道，那时候老师的心
思全放在了幼儿师范新教学楼的建设
上。在1988年，我们这一心扑到工作上

而对身体太过大意的王老师，突然出现
脑血栓症状，尽管及时医治，还是落下
了半身不遂。但坚强的王老师绝不屈
服，右手不能写字，就改用左手，照样写
出刚直端庄的字体，开会做笔记一如往
常；右腿走路不利索，就把重心放到左
腿上，拖拉着一条腿也不误楼上楼下忙
来忙去。我见老师有一次抱着几个档
案袋子，一拐一拐上到行署办公楼，说
给学校教师争取职称指标。望着老师
艰难的步履，我觉得她真如关汉卿比喻
的“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响
当当一粒铜豌豆”。作为校长，她为学
校长远发展、为保障教职员工安心工
作，真是拼尽全力、恪尽职守啊。

雁同合并后，我到异地工作，只能
偶尔去看王老师，又几年后我去省直单
位工作，更难有机会见到王老师。但每
有雁北熟人相遇，就问及王老师近况。
2000 年 8 月份，王老师相依相伴的爱人
狄老师因病去世了，王老师也于是年退
休了。失去亲人的悲苦，离开她心爱工
作的寂寥，心脑血管疾病就爆发出来纠
缠她。一日中午午休，她恍惚间听到狄
老师叫她开门，就忘了自己还是病人，
不顾一切开门下楼梯，一脚蹬空，整个
人从楼梯上滚落下去。待保姆与邻居
扶她回到屋里，她却安慰大家，没事，我
肥胖肉多，没有骨折。多么要强的王老
师啊，可病患总在折磨她。2006年的一
天，王老师拄着拐杖在她幼师校园凹凸
不平的操场边上走路锻炼，她喜欢看学
生们生龙活虎的样子，突然脚被拌了一
下，她本能地想去抓住身边走路的学
生，而未得学生理会，却因太过用力、身
子又不协调，重重地撞在了操场边的铁
栏杆上，一只眼睛血肉模糊，但王老师
自己爬起来，还要挣扎走回去。周围
人们见状急忙要给她孩子打电话，王
老师却拦住：我女儿有课，不要打扰，
叫 120 吧。急送医院，医生一看眼球都
撞碎了，手术进行了三小时，缝合了三
百八十多针。缝合伤口中，王老师还
淡定地说，庆幸撞坏的是只视力不好
的眼，只要还有一只眼能看，就有光明
相伴。医生为她的坚强惊讶不已。这
就是我们的王老师，一生都在顽强战
斗。前半生与歪风邪气斗争，后半生
与疾病痛苦斗争，战斗在 2016 年又一
次脑出血后，彻底瘫痪在床，失语失
忆，不能自理。我敬爱的王老师啊，是
一位志士、一位战士、一位斗士，她一
生死死扼住命运的咽喉，以一种泰山
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无畏无惧，活出生
命的底蕴与顽强，永远是激励我躬身
前行的光辉榜样！

春去冬来，斗转星移。似乎眨眼
间，她的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的我们
也竟退休矣。去年卸职回同后，我有暇

随老师大女儿燕燕去养老院探望王老
师。老师年轻时精干高雅、中年后健硕
丰腴的身材，眼前躺在床上，竟减缩成
令人惊讶的瘦小老人。老师看我，似认
不认，张嘴想说，但言语不清；眼睛盯着
看，但目光已不传神；我细声呼唤王老
师……王老师，她便呜呜呀呀地啼哭不
已，其状如孩童般委屈地哭。我淌着
泪水，努力寻找心中的王老师，仔细倾
听她的哭声，音质依然纯净，但音高不
再洪亮。我抚摸着老师的手，软软的，
好像与她无关。我们帮老师翻身，她
四肢能动一肢，常年只能躺着。我喂
老师喝营养糊糊，许是尝到食香，她极
力挣扎着想抬头吮吸，然根本无力实
现，我这边从嘴角喂入，她那边从嘴唇
流出……泪流满面的我，一个劲儿发
问：咋这样啊？咋这样啊？女儿说，妈
妈吞咽功能不协调。燕燕姑娘每周末
都来陪侍，小方桌上放着许多营养品，
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尿不湿”一包
又一包……

敬爱的王老师，年轻时才貌超群，
曾有多少仰慕心仪的粉丝啊！走到生
命末端时，却是这样令人心疼、心揪、不
堪、不忍呐！此后，王老师讲台上、主席
台上的形象与躺在养老院床上的形象
常常交替浮现于脑海，引起我对生命来
去的奇异思考，一个巨大的问号萦绕心
头：年老后生命质量与生命数量孰轻孰
重？老龄化社会到来后，如何保障老龄
人口的生活、生命质量，确实是需要摆
上国家重要日程的大课题啊！但愿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
能有更神奇的医疗技术医治老年慢病，
让我的王老师下得床，站起来，朗声笑
着，再唱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1971年我在平鲁城小学读书，下午课后
给班主任老师抱去全班作业本，听老师
们在说，中学那边正开会，会后王慕荣
老师给唱歌呀。我听后，一气跑到隔壁
的中学校，进入好大的房子（后知叫礼
堂），挤进人群，刚好掌声响起来，王老
师开始唱歌，妈呀，和广播里唱得一模
一样。从那一刻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
平鲁有位北京来的了不起的会唱歌的
语文老师！

呜呼哉，敬爱的王老师，年轻时那
样得轰轰烈烈，年老后这样得沉沉静
静，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我们而去了，
给她的学生们留下太多的惋惜与怀
念！人生啊，这曲曲弯弯的生命之河，
谁能料到会怎样、怎样地流过？嗟呼，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生命的来来去
去，本就是一个过程吧，残酷的自然规
律，谁都得适应吧，所谓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哉。

愿我们敬爱的王老师把美妙的歌
声洒向天堂。精神永存！

追 思 敬 爱追 思 敬 爱 的 王 老 师的 王 老 师
●●贾桂梓贾桂梓

一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说起添仓节，这“特儿特儿”的声

音就倏地一下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
我少儿时期的记忆。七八岁的时候，
添仓节那几天，跟在比我们大四五岁
甚至十几岁的娃娃和后生们的屁股
后 面 ，使 足 吃 奶 的 劲 儿 走 街 串 巷 地

“特儿特儿”地喊，说实话，当时并不
知道这“特儿”的含义，只好黑夜回家
问母亲。

“妈——啥叫‘特儿’哩？”
“‘特儿’就是炭，妞不是一后夜跟

着罗三他们在街上要炭哩？”
“那平常咋不把炭叫‘特儿’呢？”
“妈不知道。咦，刨老根呀？假期

作业到底写好没？”
朔县的儿化音并不少，但“炭”字

并不儿化，前几年我在某本讲音韵学的
书里得知，这种儿化并没有一定的规
律，在各地的方言里都有这种情况出
现。比如朔县人念的“特儿”就是先把
炭加上儿，组成“炭儿”，然后高声快
读，就发出了“特儿”的音，很是上口。
至于说外地人听懂听不懂，就是另一回
事了。

二
添仓节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节

日，正月二十日叫“小添仓”，正月二十
五叫“老添仓”。在一年四季的诸多节
日里，除了“小年”和“大年”外，添仓节
是第二个一节两过的节日。由此可
见，添仓节在民间的地位是仅次于年
的。关于朔县人如何过添仓节，那是
后文的事，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旺
火特儿”。

朔县人过“小年”是不垒旺火的，过
大年则是无论贵贱与贫富，家家户户都
要焰个旺火的。老小添仓节是要垒旺
火的，但不是家家户户垒，一般是一道
巷子里垒一个，炭的来源来自“百家”。
这是朔县城里的习俗，乡下有没有这种
习俗，我不清楚，不敢妄说。

我家住的巷子叫十家巷，位于大寺
庙后边的操场街和北城墙之间，巷子东
西宽三四米，南北长大约一百八十多
米，当初在巷子的东西两侧呈“非”字形
排列着五家院落。十家巷由此而得

名。一条巷子住着十家人家，每家的占
地平均在一亩以上，这在全城是独一无
二的。或许是全巷子的人口少吧，人们
比较齐心和向热。往往是一家有事，九
家关注。细想起来，这种和谐局面的形
成，添仓节也是有大功劳的。

三
添仓节旺火的炭来源于“百家”，但

并不是家家户户自动“集炭”，而是有一
支“队伍”挨家逐户地讨要。

这是一支比较松散的“队伍”，拿我
们十家巷来说，每年都有老队员退出
去，新队员补进来。一般来说，大后生
娶了媳妇以后，就自动“退役”了；新队
员的年龄大小不等，小的有四五岁时就
跟着哥哥们参加了。我好像是六七岁
的时候就跟着这支队伍满街跑了，在领
队的带领下，“特儿特儿——旺火特儿”
地喊叫开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这茬茬娃娃们已
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力，大约是1976年的
正月十九，“小添仓”的前一天，我们的

“头头”罗三说：“明儿的旺火要想垒得
大，今儿就得多要炭。”

“那得要多少呀？”三铁柱问。
“ 我 看 得 三 四 担 才 行 哩 。”五 余

回答。
“最少也得两担半。”罗三补充答。

罗三比我们大四五岁，在巷子里，和他
同年仿月的人不多，他随不上人家那些
年龄大的，就干脆混进了“我们的队伍”
当了“头头”。倒也能干，把我们指挥得
团团转。

我们说干就干，中午吃了饭就行
动，我们担了两架担仗（四只箩头），大
约有二十几个人，也像个“队伍”了。

“特儿特儿——旺火特儿。”我们喊
着这嘹亮的“歌声”走了一家又一家，到
傍晚的时候，十个大门就走遍了，可收
获并不大，勉勉强强算是一担半。

“不够，明儿得出外面要哩。记住：
明儿吃了早饭就集合。”罗三就像农业
社里的队长，黑着脸不高兴地安排着明
天的任务。

四
改革开放前的朔县人还是很穷困

的，能够一年四季烧得起炭的人家除
了部分人外，几乎是没有的。倒不是
朔县没炭，而是人们没钱买不起炭。
没钱就得想没钱的办法，搂柴禾、捡料
炭、撮锯末、剥树皮，八仙过海般地能
不买炭就不买炭。买上一大马车炭，
延 念 着 烧 ，和 当 年 的 吃 素 油 一 个 模
样。“80 后”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要炭似乎比要饭
还难啊。好在添仓节是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习俗，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没多
还有个少哩，还能叫娃娃们白跑了”，
因此，给碗大一块的有，给拳头大一块
的更多。在我们的巷子里，除去不去
肖温老人和杨二老人这两家孤儿寡
母的院里外，其余的人家我们都是白跑
不了的。

二十日上午，在罗三的带领下，我
们先到马神庙巷要炭，虽说马神庙巷和
我们十家巷仅仅隔着一条操场街，但已
经是“外面”了，要炭的难度自然比本巷
子大。那遇上不给开大门的怎么办？
我们就在人家的大门外“特儿特儿”地
喊，一浪高过一浪地喊，直到人家很不
情愿地从门缝里扔出一块鸡蛋大的失
去光泽的炭来后才肯罢休。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晌午张来的
时候，我们已从马神庙巷要到了柳家
巷，足足有两担了。

下午我们就开始在巷子口头垒旺
火，反反复复地折腾，天全黑下来的时
候，我们的旺火也就垒成了。

“焰哇！”罗三下令。
一阵滚滚的浓烟后，旺火映红了我

们的巷口。
“咚，铛！”
“噼噼啪啪——啪啪。”
虽说那时的大麻炮和鞭炮并不充

足，但我们的心情却是十分得难以平
静。等到旺火红到高潮的时候，不少家
庭的大人们就抱着三两岁的娃娃们出
来烤旺火了，对我们的旺火行家里手般
地品评一通，说些家长里短的漫无边际
的话语，人们的脸上无不荡漾着和煦的
春风。

五
过了“小添仓”，第五天的头上就是

“老添仓”。此时我们已经开学了，好在
那时半后夜就下学了，还误不正我们

“特儿特儿”地满街跑。
在人们的心目中，“老添仓”的地位

高于“小添仓”，旺火就理当比“小添仓”
垒得大才好。这就给我们的要炭营生
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因为除去本巷
子外，凡“小添仓”去过的巷子是再不能
去要了，只有再往远走，甚至可能得从
东门要到西门。

添仓节的两个旺火，和大年三十的
旺火不同。大年三十的旺火，等到接回

“神”后，再从旺火上挟几块火红的放到
家里灶火里，寓意“把旺气接回家中”，
然后任其自然燃烧，直到破五那天才清
理的。添仓节的旺火一般只燃烧两个
多钟头，然后拿铁锹摊倒，分给每家每
户，凡是出过炭的家庭都有份，而且都
挣着要，哪怕是鸡蛋大的一块也不嫌
小。据说是，拿了这块炭，今年的光景
就会发旺，也就是吃不愁、穿不愁、烧的
更不愁。

其实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念想吧。
然而，一个人，一条小巷，一座小城乃至
一个民族，只要这美好的念想不灭，总
有一天会发旺起来的。如今我们的中
华民族不正是这样吗？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六十六十四四））

““特儿特儿特儿特儿””———旺火特儿—旺火特儿
●●陈陈永胜永胜

闻老同学当防控
志愿者有寄

●李志斌

老来衣袖佩红章，做个巡防志愿郎。
昨夜杀消区北角，今晨分菜院南墙。
众心相守多欢悦，时疫能除少恐慌。
隔壁阿翁休道谢，村邻亦护我亲娘。

抗疫感赠
●师红儒

消患塞天今不难，为多勇士敢求安。
仁怀救世情千古，圣手抽丝麻一团。
入耳新闻频寄慨，出门爽气转成欢。
歌诗愿献匹夫力，心与国旗同样丹。

抗疫期间生日自题
●王建国

封城抗疫不能扛，生日居家影几双。
桌上菜肴扶酒兴，枝头雀鸟聚轩窗。
一生肝胆负豪气，半世胸怀照大江。
报国此身为己任，可怜到老未心降。

致敬白衣天使
●康彩兰

一心惟抗疫，奉献不知名。
四野披霜重，连天拂晓行。
核酸勤检测，大爱筑忠诚。
奋战何辞苦，人间有至情。

再战新冠
●梁峙山

新冠作态逞凶狂，祸及同胞戾气徉。
壁垒森森查旧迹，旌旗猎猎验行藏。
停车止步居家暖，把酒吟诗得句香。
拨去乌云和煦处，晴空万里看朝阳。

歌赞防疫者
●卜兰如

欲把新冠阳转阴，白衣日日瘦一斤。
莫嫌车马往来少，但见核酸测试频。
志愿街头方显爱，洪涛山下已逢春。
防危救助不知倦，万语千言久感恩。

赞白衣天使
●苏子强

真情见何处，擐甲卫红尘。
一袭白衣秀，千家秋色新。
同擎胜利酒，共敬守援人。
雾散云开日，喧喧言笑频。

志愿红
●闫关山

时艰共克运资忙，扫码搬蔬献热肠。
聚力凝心情似火，青春绽放党旗扬。

感吟
●李宇霞

静默方知秋色好，欲嗔又见白衣行。
微躯无别情分别，怀报仁心一座城。

抗疫有感
●吕剑锋

三分山脉七分川，高翥凝心战疫篇。
静默居家持一意，深长报国悟双肩。
警蓝光彩从容见，大白英姿飒爽然。
化险为夷欢释尽，云城气貌彻云天。

全员核酸检测
●王爱芬

霏霏一夜润平畴，雾笼烟迷晓未收。
翠叶如新裁碧玉，白衣新洗入青眸。
三三两两随云聚，短短长长任水流。
相拥和风多坦荡，不教疫困上心头。

朔州诗词学会抗疫作品选登
抗疫宅家吟

●赵志霄

双休何日变连休，独钓茶余楼上楼。
一罩蓝尘迷望眼，两行红树醉缠头。
居家久负刘伶客，静默空余鬓角秋。
直待雁门春草发，白头翁作少年游。

赞歌
●陈永胜

白衣天使赞

十月朔风吹大地，疫情卷土又重来。
白衣天使闻声起，敢叫狂妖遍地哀。

志愿者之歌

疫情卷土又疯狂，志愿声声响四方。
众志成城撼天地，瘟神胆颤定遭殃。

疫情感吟
●宋建国

口罩相陪两载多，驱霾掩雾隔姮娥。
街衢时避灰朦沫，域外偷传淡影萝。
断了闲情飞雅阁，暂休胜意丈秋河。
咏诗赋曲寻如意？红叶弹琴俺唱歌。

抗疫
●殷海华

新冠入故乡，病毒实疯狂。
顷刻人心乱，无端天地茫。
白衣勤灭疫，百姓久居房。
不怕疫凶恶，五星旗永扬。

赞核检人员
●王渐渤

塞朔无端降疫情，青春热血岂无名。
寒流冷酷人心热，服罩温催汗水生。
大白无私真卫士，小区有爱是豪英。
川溪汇聚洪荒力，筛灭瘟魔胜利迎。

致抗疫先锋
●武映梅

三年疠疫竟难平，其势汹汹笼朔城。
赤帜领航携手战，白衣奋桨逆风行。
深怀大爱撼天地，遍为黎民忘死生。
聚力同驱霾雾散，桑源但看水云清。

致抗疫英雄们
●刘萍萍

疫毒汹汹重卷土，八方联动请征缨。
出资捐物施仁举，解困扶危不问程。
风里白衣袍再著，霜中志愿步先行。
长街深巷最谁影，打卡晨昏吆喝声。

静默抗疫有记
●温秀芳

正是秋寒听雁远，忽来疬疫起烟尘。
长街空寂阴风劲，大白驰驱暖日巡。
困守夫君添挂念，督催学子数昏晨。
一朝霾散山河净，且效游云聚比邻。

咏白衣战士
●郭 劼劼

白衫一袭赴征程，弥漫硝烟诉别情。
抬看秋风云角雁，声声划破雾霾影。

赞城乡抗疫值守者
●韩春芳

寒星冷月照城乡，抗疫人员布四方。
何顾风霜侵体入，金睛不放一行藏。

疫区解封日
●高文庆

夜梦秋深雨绮窗，挑帘待举沐阳光。
今朝解控日晴朗，逸步开怀唱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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